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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入社礼的仪式与象征：关于生与再生的秘仪》是伊利亚德关于入社礼研究的重要著作。
他在书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入社礼形式，并通过列举来自澳大利亚、美洲和古希腊等社会的入社
礼仪式，对相关仪式与象征进行了深入解读。同时，以入社礼背后的死亡与再生观念为核心，对
入社礼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为比较宗教研究添上了一份丰富的材料。通
过总结伊利亚德关于入社礼各类型和象征意义的分析，对其在书中通过死亡所体现的神圣辩证
法进行解释，以期对原始人如何通过入社礼完成宗教人的位格转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作者简介］兰娟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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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德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宗教史学家之一，师从杜梅齐尔。他不仅关注文明社会的研究，也关注
原始人的宗教信仰。伊利亚德认为，通过“神显”这一概念，看似杂乱无章的宗教现象可以得到一种整体性
的解释。神显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在不同的社会、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各种事物都可能成为神显，并
通过这个神显将社会区分为神圣与世俗两个面向①。只要是在宗教框架之内，社会就会因神显而区分为
神圣与世俗。原始人更是将神圣作为社会和个人获得意义的根本方式，神圣是世界获得力量的本源所在。
在伊利亚德看来，入社礼也是神显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入社礼的仪式与象征：关于生与再
生的秘仪》②一书中，该书由伊利亚德于１９５６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关于入社礼模式的就职演讲整理而
成。书中明确了入社礼的三种类型，包括成年礼、秘密会社的入社礼和萨满的入社礼，并就入社礼仪式中
的折磨仪式、死亡与再生的仪式进行分析，以揭示入社礼的深刻内涵。通过对入社礼的分析，伊利亚德将
入社礼这一神显与其神圣的范型相联系，并期望通过入社礼来理解原始人的生存状态。在这之后，伊利亚
德陆续出版了《比较宗教的范型》《神圣与世俗》《永恒回归的神话》等书，对神圣范型有了更多的研究，并明
确提出了神圣辩证法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入社礼的仪式与象征：关于生与再生的秘仪》一书中提出的入
社礼类型及其与神圣范型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以发现伊利亚德在入社礼研究中呈现的神圣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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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社礼的基本类型
入社礼以参加仪式者回归至神话时代模仿再现神圣存在的经历为核心。根据参与成员和仪式目的的
不同，入社礼可分为成年礼、秘密会社的入社礼和萨满的入社礼三种。成年礼以孩子向成年人的过渡为标
志，它一般是指面向社会中特定年龄组所有成员的仪式。与成年礼不同的是，后两种入社礼以个人性和小
团体为主要特点。秘密会社一般是面向单一性别的团体，这类团体具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分享秘密的
社会成员即是秘密会社的成员。萨满的入社礼除了包括新入社者会进入职业团体外，他们还需要通过个
人的宗教经历来获得萨满的入选资格，譬如通过梦境而认为自己得到了神的感召，这就会让他们具有萨满
的资格。经由入社礼，入社者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他们成为比自然人更高级的存在———宗教人，获得与
部落历史、神话乃至神圣世界有关的知识。成为宗教人的新人与部落及其神圣历史、神圣存在建立了神秘
联系，由此真正承担起对部落的责任。宗教人是与神圣存在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尤以入社礼指导者为典
型，他们通过模仿神圣存在的行为并与其建立联系的方式完成重建世界的任务。
（一）成年礼
伊利亚德认为澳大利亚的入社礼最为古老。以这一地区的各部落入社礼为基础，他总结了入社礼的
四个基本步骤：设立神圣空间、与母亲分离、教育和仪式性折磨。成年礼需要在一个远离部落的地方举行，
这个地点有两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它象征着充满神之力量的地点，非参与仪式者不能进入这个神圣空间；
另一方面，它象征着神最初创造该仪式的地点，现世的人通过模仿仪式的神圣范型，回归宇宙起源之初，以
完成新人的身份转变和世界的重建。在澳大利亚的卡美拉罗伊部落，参加入社礼的人会设立一个代表至
高神（Ｂａｉａｍａｉ）第一次举行成年礼仪式时的地点，与成年礼有关的仪式会在圈定的神圣空间内举行；维拉
德里（ｗｉｒａｄｊｕｒｉ）部落将神圣空间通往部落的过程看作是从天空降落到地面的过程，新人经由该路回到部
落的过程被认为是在重复其先祖到达部落的过程。成年礼的第二个主要步骤是与母亲为代表的所有女性
和未入社者分离，一般是由参与仪式的成年人将入社者带离母亲身边。在仪式最为简单的库尔耐部落中，
男人会走到母亲与新入社者两个群体中间，以完成分离他们的任务。在仪式更赋戏剧性的游英族（Ｙｕｉｎ）
中，男人会以牛吼器的声音来表示神的降临，并将新入社者从母亲身边抢走。在这一部落，神在人们心中
的形象越发具体。神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存在，未入社者不能看到其降临。总体而言，女性与未入社者代
表的是世俗世界。通过分离这一步骤打破新入社者与世俗世界的联系，新入社者被神劫掠并进入神圣空
间，才有机会接触部落本质的神圣世界。新入社者与世俗社会分离后，便在指导者的带领下进入神圣空
间。在神圣空间中，入社者需要经历一些不同于世俗生活的事件，包括了解神的存在和经历仪式性折磨。
最为常见的仪式性折磨是敲掉门牙和割礼，割礼有着更强的广泛性，这些折磨具有仪式性死亡的特征。一
般情况下，仪式性折磨被认为是由部落的神来完成的，他们将新入社者“吞食”或“杀死”、然后使之“复活”，
由此新入社者变成了一个不同于入社礼前的新人。在成年礼上，仪式性折磨所象征的死亡指向童年的结
束。除仪式性折磨外，新入社者需在神圣空间里接受主持者的教育，此类教育包括部落的历史与秘密、入
社礼的起源、成年人的责任等。
根据古新德（Ｇｕｓｉｎｄｅ）和科伯斯（Ｋｏｐｐｅｒｓ）的记录，火地岛雅马纳族（Ｙａｍａｎａ）和哈拉库普族（Ｈａｌａｋ－
ｗｕｌｕｐ）的成年礼并不存在性别分离，适龄的孩子会一同完成入社礼，但男女的教育仍分由不同的男人和
女人来完成。科伯斯认为此类仪式更像是一种关于道德、社会和宗教的指导课程，施密特也将这类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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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折磨和两性分离的入社礼当作较原始的入社礼形态。然而，伊利亚德认为这些入社礼仍然包含分离、
象征性死亡、复活和至高神的存在等因素。在古新德和科伯斯所记录的纳瓦里诺岛的入社礼上，适龄的孩
子需要与其父母分离，并被要求进行斋戒、保持特定的姿势等，通过入社礼的新人将会获得一个新名字，这
一名字被认为是新生的标志。除此之外，男孩会被安排到一个小屋中，他们会被一个由指导者所扮演的邪
恶力量（Ｙｅｔａｉｔａ）袭击、暴力对待等，这一邪恶力量与创造入社礼的至高神（Ｗａｔａｕｉｎｅｉｗａ）产生对立，至高
神是整个仪式中都需提及的存在。伊利亚德认为该邪恶力量是部落的先祖，其狂暴型性格来自奥纳男人
的秘密节日。奥纳人的成年礼早已转变成男人的秘密仪式。在其神话传说中，男人最初被力量强大的女
巫统治，直到男人发现女人的秘密并杀了所有的成年女性，他们才占据统治地位并组织了男人的秘密仪
式。他们认为入社者会被女性恶灵（Ｘａｌｐｅｎ）折磨致死，最终入社者将会被巫医奥林（Ｏｌｉｍ）复活。奥纳人
的入社礼神话已经将至高神对仪式的影响降低，反而强调至高神与恶灵之间的对立关系，即让恶灵杀死入
社者。
火地岛、美拉尼西亚、非洲和北美等地区的成年礼研究表明，在仪式更为复杂的入社礼中，仪式性折磨
更具轰动效应，入社者以更为戏剧性的方式与母亲分离，如侮辱或粗暴对待其母亲，仪式性死亡也以更具
攻击性或戏剧性的方式进行。在刚果和卢安果海岸，十至十二岁的男孩子会服用药剂以进入无意识状态，
紧接着他们会被抬到森林中进行隔离，并被掩埋，这些均是其仪式性死亡的象征。男孩子清醒后，会出现
遗忘过往生活的现 象，这 种 特 征 在 非 洲、大 洋 洲 和 北 美 的 许 多 成 年 礼 中 均 有 涉 及。比 较 典 型 的 是 芳 人
（Ｐａｎｇｗｅ），特斯曼（Ｔｅｓｓｍａｎｎ）曾经详细记录过这个部落的成年礼仪式：入社者在仪式前通过标记身体来
完成对死亡的献祭，他们也饮用特殊的药剂，并在布满蚂蚁窝的房子里接受仪式性折磨，通过仪式性折磨
的新人还需在另一个小屋里生活一段时间。在仪式中，入社者需确保进食不被人发现，这不仅与鬼不需要
进食的观念有关，也意味着入社者不再依靠母亲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来获取营养。从给入社者带来畏
惧的仪式性折磨开始，入社者被认为正在进入一种死亡的状态，仪式性折磨的结束常与入社者的暂时死亡
挂钩。总体来说，此类成年礼包含对死亡的献祭、仪式性折磨、仪式性死亡、行如鬼魂和重生等内容。死亡
与重生的主题有时会通过成年礼上出现的祖先来表现，如斐济的南达（Ｎａｎｄａ）仪式出现成年男子扮演由
神的神秘力量复活的祖先，他们的出现不仅为测试入社者，更重要的是证明死亡往往伴随着复活。男孩的
成年礼是一种与神圣世界建立联系的宗教行为，相关仪式被认为是在创世时代发生并且具有改变人之本
质的力量。入社礼通过向入社者揭示了神圣、死亡、性别和食物获取方式的转变，使入社者转变为一个真
正的人———宗教人。
女孩成年礼的主要目的是使其转变为代表着创造生命和丰产的女人，主要是与社会和文化相关。女
孩子的成年礼一般在月经初潮出现时开始。在仪式期间，她们会过上独居的生活、接受女性长辈的教导，
这意味着她们的成年礼是个人性的。女孩与整个社会的分离时间从数天到数年不等，但她们最终都需要
组成一个群体以举行群体性的仪式，年长的女性会教授性别、丰产、部落风俗和宗教传统等知识，此类成年
礼包含着周期性赎罪、生殖力、治病与巫术力量等原始特征。伊利亚德认为，这类教育揭示了女性的神圣
品德，即其作为创造者的角色、对社会和宇宙的宗教性责任，因此其基础仍是宗教性的①。然而，女孩子并
不接触部落的神圣历史或原始神话，她们的成年礼关键在于分离，当仪式结束后，她们将以成年女性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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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出现在部落中。
北美一些原始社会的成年礼也是个人性的。此类成年礼的目的在于获得守护神，即入社者需探索并
建立与各自守护神的关系。在这类成年礼上，守护神的获得不仅意为对神圣的揭示，也意指入社者之存在
状态的改变。参加成年礼的男孩会与整个世俗社会隔绝，而不只是与母亲分离。此类成年礼更为强调入
社者沉浸于宇宙生活和苦行生活，他们在苦行生活中出现的梦境或场景才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关键，而不是
接受指导者的教育。入社者会通过饮食禁忌、歌唱、舞蹈和祈愿等方式来获得守护神。一般而言，守护神
会以动物的形式出现，有时守护神也会被认为是某个祖先的灵魂。入社者通过在荒野的苦行实践造成其
世俗特征的消失，即他会通过迷狂、出神或失去意识的方式来实现仪式性死亡。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
守护神。伊利亚德认为，北美地区发现的成年礼能够为我们揭示两种不同的入社仪式：一是秘密会社，二
是英雄和萨满的入社礼。在有些入社礼中，入社者不仅学习部落的传统，更有可能学习一种用于内部交流
的语言①。有些部落的成年礼可能分为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被分隔在不同的时间段举行，入社者能否完
成所有的仪式，取决于他们的声望与学习能力，这个说法能够解释秘密会社、巫医和萨满等职业人士的入
社仪式。宗教体验和知识包含不同的层次，如果说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触神圣，这就意味着神圣
不可能在这时就已经穷尽，神圣的高级层次只有一些特殊人群能接触，即这些特殊的人身上会出现神召、
超常的意愿和智慧等特殊征兆，以使他们区别于一般人。
（二）秘密会社的入社礼
北美发现的成年礼、进入秘密会社或萨满团体的入社礼，目的都在于入社者精神层面的转变。伊利亚
德并不同意弗罗贝尼乌斯（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将秘密会社当作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产物，通过对比成年
礼与男性的秘密会 社，他 认 为 二 者 间 存 在 连 续 性，秘 密 会 社 是 为 让 两 性 能 各 自 保 有 其 独 特 生 活 而 出 现
的②。与成年礼相比，秘密会社要求入社者更充分地参与神圣，尽可能地生活在各自性别组成的神圣团体
里。正因为如此，进入秘密会社的仪式仍然包括仪式性折磨、死亡与再生、对传统与秘密的揭示等，这些内
容与成年礼基本是相同的。同时，秘密会社也包含其他区别于成年礼的特征，包括“秘密”的基础性地位、
仪式性折磨的残酷性、祖先崇拜的主导性地位和至高神的不降临等，其中至高神的身份已经被造物神、先
祖或英雄所取代，这些特征突出了秘密会社作为单一性别群体的秘密组织的地位。
在秘密会社的入社礼中，入社者的独居生活会被等同于发现宇宙和动物生活的神圣性，所有的自然会
被等同于神圣的显现③。以夸扣特尔人的舞蹈会社为例，入社者会经历一段化身野兽的生活，并在医治者
的帮助下恢复人的行为模式。夸扣特尔人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在冬日回到社会，在冬日节庆期间，社会不再
以氏族为基础组织起来，而是通过舞蹈会社的不同等级来表现社会的精神本质。该社会的男子到达十岁
或十二岁的年纪时，他们会通过仪式进入较低的舞蹈等级，即通过最基本的入社礼。在完成入社礼的过程
中，男孩子在林中完成出神的仪式，并在仪式性的屋子里生活一段时间。这个仪式屋子被认为是宇宙的象
征，正是在这段时间中他会接受灵魂的教育。回到社会时，入社者仍然被灵魂占据身体，他会表现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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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的状态，只有通过治疗者主持的仪式，他才会再次恢复平静。通过这一入社礼，新加入舞蹈会社的成
员打破了原有的人的身份，与神分享神圣力量。新入社者在仪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如身体
发热———被认为是占据神圣力量之后的反应，类似的反应也出现于萨满、巫师、治疗者等类人身上。占据
或增强自身的神圣力量，是入社者转变为超人类存在的关键，这也是秘密会社和萨满入社礼的核心内容。
秘密会社在美拉尼西亚和非洲流传尤为广泛。库塔的恩格耶（Ｎｇｏｙｅ）秘密团体仅包含氏族头人，在
入社礼上他们会接受鞭打、被绑到距地面三英尺高的空中、接受荨麻科植物的擦拭、全身被涂上能产生剧
烈痒意的油膏等。被鞭打或擦拭象征着仪式性肢解，入社者仍被认为被恶魔所杀。在此类仪式中，入社者
也经历了死亡与复活，他们上升到天空，并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曼贾（Ｍａｎｄｊａ）和班达（Ｂａｎｄａ）部落的恩加
克拉（Ｎｇａｋｏｌａ）秘密会社，入社者会被恩加克拉吞食并复活，由此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由于恩加克拉只将
吞食的半数人吐出，因此他又被人所杀。在巴希巴（Ｂａｋｈｉｍｂａ）秘 密 会 社 的 入 社 礼 上，入 社 者 必 须 被“杀
死”，他们被打、饮用被称为死亡饮料的麻醉药剂和食用象征智慧的葫芦籽，他们“死亡”后会被送往神圣空
间完成重生的仪式，即继续完成一系列残酷的仪式性折磨。与成年礼相比，秘密会社的入社礼包含残酷严
肃的仪式性折磨，这些仪式性折磨本质上仍然是使接受奥义的人完成精神转变，由此成为更高级的存在。
女性的秘密会社包含复杂和戏剧性的进入仪式，伊利亚德认为这可能是对男性秘密会社的特定外部
特征的模仿①，比如芳族的女性秘密会社。加蓬湾（Ｎｙｅｍｂｅ）的女性秘密会社也同样受到男性秘密会社的
影响，该入社礼包含一个舞蹈，其中有一个象征豹子的女指导者会攻击并“杀死”入社者，其他指导者则通
过“杀死”豹子来 拯 救 入 社 者。豹 子 与 狩 猎 文 化 相 关，这 本 该 是 属 于 男 性 的 特 征。类 似 的 是，摩 尔 登 斯
（Ｍｏｒｄｖｉｎｓ）的女性秘密会社以 木 马 为 象 征，她 们 称 呼 成 员 为“马”，这 与 男 性 的 军 事 组 织 有 很 强 的 联 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秘密会社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对男性秘密会社的模仿，后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进
入仪式上，而实际上女性仪式的核心内容与神圣的历史或世界创生相联系。女性的秘密会社关键目的在
于建立一个更具密切联系的团体，共同庆祝怀孕、生子和多产的秘密，这些秘密本质上可归于宇宙性的丰
产。男女两性有着各自的秘密会社，他们尽力保护着各自的秘密，以至于他们会对任何可能撞破仪式秘密
的异性进行惩罚。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潜在的对抗是因为男性精神气质与女性精神气质之间存在着一种
张力，它们都有一种转变存在状态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渴望。
除原始社会之外，许多已经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也曾经存在过入社礼。古希腊时期的厄流西斯秘仪、
俄耳普斯教派、酒神崇拜等，都体现出了入社礼的特点。厄流西斯秘仪入社礼的核心在于得墨忒耳与佩尔
塞福涅的重聚与神显，通过接近两位女神并展示她们的降临，入社者得以与神灵世界建立联系。入社者在
该仪式上并不接受秘仪的传授，而是展示仪式性仪态和见证神圣物。虽然厄流西斯秘仪并未导致秘密团
体的出现，但其关于保守秘仪之密的规矩却被延续了下来，并为希腊化时期的许多入社礼所继承②。厄流
西斯秘仪、俄耳普斯教派与酒神崇拜等教派并非希腊本土生长起来的，而是吸收了克里特岛人、亚洲和色
雷斯人的传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教派，它们区别于希腊的城邦宗教，但又因其填补了城邦宗教无法提供
的救赎信仰而被城邦所保留，尤其是关于死后世界的信仰。入社者通过仪式进入这些教派，学习教派的秘
仪，遵守教派的信条，这一切都为其死后的美好生活服务。到希腊化时期，入社者得以在现世和死后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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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圣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存在是超人类的。
（三）英雄与萨满的入社礼
不论是英雄的入社礼，还是萨满和巫医的入社礼，都是以进入某个兄弟会为目的的个人仪式，这些仪
式更为强调获得一种专业性的职业或品质①。在英雄的入社礼中，入社者会通过生气经历表现自己的勇
气，并通过一系列折磨而最终进入兄弟会。在《沃尔松格萨迦》中，西格蒙德（Ｓｉｇｍｕｎｄ）因其姐姐的帮助而
免遭母狼的袭击，并成了战士入社礼的指导者。他的儿子辛菲利特（Ｓｉｎｆｊｏｔｌｉ）也是通过肉体折磨、化身狼
与人搏斗、被西格蒙德咬伤和重新变为人等经历，而最终进入了战士团体。类似的狂暴战士传说也存在于
奥丁的兄弟会、《格瑞特萨迦》中，入社者不仅在仪式中证明自己的勇气、力量与忍耐力，更通过变成动物等
宗教经历来最终完成身份的转变。在此类入社礼中，有一种类似于魔法热能的魔法－宗教力量的存在，萨
满或巫医的入社礼较为强调这种热能的存在，即他们会倾向于利用各种办法让自己体内的热能增加，从而
达到一种迷狂忘我的状态。这种热能是萨满拥有更高级精神状态的表现，且证明他们属于神的世界。在
印度，基本特征保存较为完整的入社礼存在于印藏密宗中。根据古代传说，乔罗迦陀杀死了鱼王的两个儿
子，清洗他们的内脏并将他们的皮肤挂在一棵树上，他以这种方式让两个年轻人完成了入社礼②。这个传
说所展现的是一个类似于萨满入社礼的场景，核心仍是入社者通过死亡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实际上，入社
者需要通过导师的口头教育、一系列不同于世俗男人的行为和隐居来完成身份的转变。其中，瑜伽实践使
得入社者的世俗角色被杀死，从而使他们成为瑜伽师。
成为萨满有三种方式，包括自发的神召、世传型和特殊事件激发③。在西伯利亚的萨满入社礼中，入
社者表示他们会死亡并且以无生命的状态在帐篷或某个封闭的地方待上几天。在这期间，入社者会被恶
魔或祖先所杀，他们的肉体被剔除，骨头被清洗。他们会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他们在梦境中随
着这些超人类精灵游历亡灵世界或天界，这些现象被认为是个人的一种宗教经历。几乎所有的萨满入社
礼都包含仪式性疾病的内容，一是作为入社礼指导者的恶魔或精灵会折磨入社者，二是入社者通过进入亡
灵世界或上升到天界达成仪式性死亡的目标，三是入社者复活并成为一个“神圣的人”，即他可与神、恶魔
和精灵交流。入社者精神病理学上的危机或身体上的病痛会被认为是仪式性折磨或是其身份转变过程中
需经历的痛苦，他们身份的转变也与这些疾病的治愈联系在一起。除西伯利亚之外，苏丹人、马勒库拉岛
的巫医、迪亚克人等也存在类似的萨满入社礼，他们或是通过打开头颅让精灵进入、或是肢解并再次复原
入社者、又或是为入社者换一个新的脑子。类似的例子都强调以更好的器官或血肉来代替入社者原有的
身体，以便使其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在狩猎文化中，骨头被认为是生命的根基，仪式指导者所换的骨头成
为了入社者第二次生命的基础。同时，萨满入社礼还有公共仪式的部分，主要表现为在萨满的引导下完成
登高的仪式，即借由世界之树进入神圣世界。树或神圣桅杆在成年礼、秘密会社和萨满的入社礼中均扮演
过重要的角色，尤其典型的是中亚和北亚的萨满入社礼。特定成年礼与秘密会社中出现的登高目的是让
入社者到达天空以接触神圣世界，由此转变他的实体状态并变得类似于宗教人原型———萨满；萨满借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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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神圣桅杆登高，通常是为接触神或天的力量、获得祝福①，它包含着与神交流、充分地进入神圣世界以改
变人之状态的意义。总之，新入社者经历了肉体折磨、暂时死亡与重生、与神建立关系并从神处获得力量
等，最终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伊利亚德指出，这类入社礼突出地表现为入社者通过仪式寻求神秘力量，并
且最终达成了享有神的力量的状态②。萨满是一种职业，通过仪式而获得萨满身份的人会在社会中享有
比其他人更高的宗教地位，这主要是由其所获得的力量决定的。
通过入社礼的萨满或巫医是对神圣领域精通的专家，他们可以更为完全和真实地进入神圣世界，这是
其他人做不到的。不论入社者通过什么方式成为萨满或巫医，个人性的神秘经历都是关键。这些神秘经
历可以表现为他们在仪式中的迷狂忘我，他们以灵魂出窍的方式游离于世界并最终进入秘密世界———天
界或亡灵世界。萨满的迷狂主要出于四个原因：接触神并为其献上祭品，寻找病人的灵魂，引到亡灵进入
另一世界，拜访更高级的存在以增加知识或力量③。萨满灵魂离体时陷入暂时死亡，暂时性死亡和复活是
萨满候选人需在入社礼上学习到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关内容主要通过仪式性折磨来揭示；萨满候选人还需
在入社礼上学习灵魂出窍时必须做的事，尤其是如何引导自己进入不同的神圣领域完成任务。与成年礼
和秘密会社的入社礼相比，萨满入社礼更为复杂和戏剧性。它象征着暴力地肢解入社者的肉体、剔除入社
者的血肉和内脏，入社礼指导者给他们换上了新的器官和血液，为其重生做准备；入社者不仅进入亡灵世
界接受萨满亡灵和怪物的指导，还通过登高上天从天空神处获得神圣性。完成了这一系列复杂的仪式，萨
满变成了超人类的存在，甚至能够获得超自然存在的力量和知识，所以他才能以灵魂的方式在人世、天空
和亡灵世界自由行走。
二、死亡与神圣辩证法
（一）塑造宗教人
涂尔干曾对原始社会的宗教体系进行讨论，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的图腾宗教、由图腾宗教向其
他宗教崇拜转型的过渡性宗教即秘密会社和部落宗教④，澳洲和美洲是图腾 宗 教 流 传 最 为 广 泛 的 区 域。
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集体生活的基本单位———氏族———以各种不同的图腾标志相互区分，同一氏族的人
被认为具有一致的祖先，他们有共同遵守的规范与禁忌，对彼此有必须履行的义务；由于氏族并不占有土
地，图腾就成了人们区别本群与他群的关键标志，它也是规范婚姻的根本依据，即图腾决定了人们的结婚
对象。图腾作为一种标记，将人划归不同的胞族、姻族和氏族，由此确定了人与人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原
始人有将图腾装饰在身上的倾向，入社礼中的凿齿、割阳等仪式性折磨是模仿图腾物的结果⑤。图腾也被
用于宗教仪式中，作为氏族集体象征的它因而具备了宗教性和神圣性，成为彰显神圣性的圣物；图腾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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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性以信仰该图腾的人所需遵守的饮食要求等禁忌为表现。与其他宗教信徒不同的是，“在图腾制度中，
每一个氏族成员都被赋予一种神圣性，而且在实质上比起我们在图腾动物身上所观察到的神圣性毫不逊
色。”①人与图腾是同构的，图腾所具有的神圣性在人身上也有所表现，即人与图腾具有兄弟关系，他们通
过追求与图腾的合一而获得神圣性，并以此区别于世俗的人。后个体图腾的出现，使得巫师、酋长、武士等
特殊人群在社会中有了更为突出的地位，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卡里斯玛的萌芽与个体婚。为此涂尔干引入
了“图腾本原”的概念，即将图腾宗教看作是一种非人格力的宗教，这种力将人团结成一个具有道德的氏族
群体。本质上，图腾本原是象征宇宙功能的图腾力和象征社会道德的畏惧力，基督教的神也具有类似的双
重功能。正是这两种功能同在于神的身上，其信徒才能自信地面对整个世界②。
与之不同的是，伊利亚德将入社礼上的各种考验当作是神圣存在的考验，原始人通过入社礼进入神圣
世界，由此获得其宗教人的身份。入社礼的一系列折磨是对入社者的考验，伊利亚德指出这些肉体折磨有
着明确的精神意义，即让入社者接触部落文化，使他们具备精神价值③。在澳大利亚，如果入社礼中不包
含敲掉门牙的仪式，则割礼及紧随而来的割阳仪式在入社礼中会具有广泛性。这两类仪式性折磨一般以
神圣存在或邪恶存在的名义完成，它们并不意味着对神或部落英雄之行为的模仿，而是指神圣存在于仪式
过程中降临，以此说明神圣存在是施术者，它们是入社者身份发生转变的关键④。在不实施割礼的游英、
库尔耐和其他的东南澳大利亚部落中，天之至高神的降临以牛吼器所发出的声音为标志；在实施割礼的部
落中，施术者已不是天的至高神，而是其他超人类的存在，如至高神的儿子或仆人、部落的传说先祖，割礼
在此类入社礼中有了更为复杂和戏剧性的意义。特别是在神圣存在以动物形式出现的那些部落中，入社
者被认为是被神圣动物杀死、复活，并穿上了神圣动物的毛皮，入社者被杀死并复活的过程被认为是重演
施术的神圣动物被杀死的过程。由此，仪式揭示入社者的两个本质特征，即：他既是神圣动物的受害者，又
是象征着被其他神圣存在所杀的神圣动物本身。经由敲门牙或割礼，入社者身上出现了两重特征：一是两
性的特征同时出现在入社者身上，这使入社者成为一个比两性更高级的存在；二是入社者获得代表力量与
丰产的男性血液，即入社者身上不再只拥有从母亲那里获得的血液。割阳的两个意涵都体现了两性体的
存在，这种两性体是一种完美的存在状态，最初的宇宙与神都被认为是一种两性体的存在。割礼让两性特
征同时在入社者身上表现出来的现象，本质上是为了让入社者加深对宇宙的理解。总体来说，不论是前期
的至高神，还是后期的次级神圣存在，它们不仅为入社者带来死亡，也带来生命、性别和丰产⑤。
死亡与再生是入社礼的主题。象征再生的仪式内容有两种，一是入社者在仪式过程中会被认为进入
大地母亲的子宫，二是其进入怪物、野兽甚至其他动物的身体中。根据内容，相关仪式可简单地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强调仪式性出生之神秘性的简单仪式，比如进入大地母亲的子宫并回归至胚胎状态。伊利亚德
指出，重回胚胎状态有四个意义：改变存在状态、再沉浸于伟大母亲的神圣品德中、进入更高级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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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参与神圣性做准备①。在这类仪式中，神圣空间是类似母体子宫的存在，入社者进入神圣空间后会具
有一系列的禁忌，他们进入了一种类似婴儿的状态，不能说话、不能用手拿食物。古印度的婆罗门入社礼
包含入社者回归胚胎状态的内容。其中在与成年礼同源的阿班阿那亚（Ｕｐａｎａｙａｎａ）仪式中，入社者被引
导到导师的房子接受教育，他身披羚羊皮、吃乞讨来的食物；导师将入社者转变为胚胎状态并将其藏于腹
中三天，以此帮助入社者完成身份的转变，即重生为婆罗门。这种重生本质是精神的，且与永生相联系。
在意为“金胚胎”的西里亚加尔巴（Ｈｉｒａｎｙａｇａｒｂｈａ）仪式中，入社者会以新生儿的形式被放到一个牛形的黄
金容器中，该仪式象征着出生。入社者在仪式中变成金胚胎，其特性被与黄金的不灭与太阳象征联系在一
起，以此达成永生的状态。总体而言，重生后的入社者都会进入一种更为高级的存在状态。
第二类是强调新生背后之死亡与危险的戏剧性仪式，如被怪物撕碎与吞食的危险，这类仪式在英雄和
萨满的入社礼中尤为明显②。入社者可能进入一个象征怪物的神圣空间，他们通过被怪物吞食和“消化”，
并以再生的方式完成身份的转变；他们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经历这一神秘仪式，强调的是入社者有被杀的危
险。毛利人的伟大英雄毛伊（Ｍａｕｉ）回到故乡后，试图穿越其女性先祖（亦大地母亲）的身体以获得永生，
但结果是先祖在他还未彻底走出其身体时清醒并将其咬死，从此毛利人成了终归一死的凡人。毛伊走进
先祖的身体，象征着他活着进入亡灵世界，此类模式在古代东方与地中海世界的神话和萨迦中均有出现，
进入地下世界意为仪式性折磨，入社者能否成功通过此类折磨决定了他们能否获得身体的不朽。而在一
些神话传说中，入社者毫无损伤地进入怪物或女神的肚子，他们并不会面临被撕碎或吞食的危险。在波利
尼西亚的神话传说中，英雄恩加诺阿（Ｎｇａｎａｏａ）用桅杆打开了吞食了他船的海洋怪物的嘴，他主动进入怪
物的嘴并在其中见到了仍然活着的父母，他最终杀了怪物并成功逃出。与毛利人的大地母亲类似，海洋怪
物也象征着亡灵世界，入社者通过进入亡灵世界接触死亡并成功逃出而获得了身体的不朽。在另一些神
话传说中，进入地下世界还意味着获取知识和智慧。在维纳莫伊宁（Ｖｉｎｍｉｎｅｎ）的神话传说中，他为制
造船只而找到了一个有名的男巫，被男巫吞食的他表示自己会在其肚子里学会制造船只的咒语。值得注
意的是，萨满的灵魂出窍也被认为是进入另一世界获取知识。当入社者有能力安然进出死者世界，他们便
是不同于超越普通人的存在，超凡的能力与经历是造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一个人通过入社礼而成为一个宗教人之前，他只生活在世俗世界，这个世界由以其母亲为代表的所有
部落女人组成，同时也包括了其他还未入社的部落成员。入社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入社者从其母亲
身边抢走，这个过程既被认为是打破入社者的“少年期”，也是他进入另一世界的必需经历。入社者完成仪
式后，即被认为是生活于神圣世界中，他的行为也因模仿神或先人而具有了宗教意义，这与其此前的生活
有着本质区别。这一区别可以通过其母亲的态度转变来说明，即入社者的母亲会对孩子被劫掠的事情表
示伤心，即便孩子完成仪式后回到部落，她们也可能表现出不认识他的样子，因为完成仪式回来的入社者
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对人来说，第一次出生是自然的，而再生则是另一个意义。这个再生是通过神的力
量完成的，已非自然的创造，而是一种神圣的创造，它与神圣的历史相关。回归子宫经历再生，以及被怪物
撕碎再复活，都是人之再创造的关键。部落成员通过这些经历脱离原有的世俗生活与自然人的状态，由此
进入神圣世界。在原始人看来，死亡即是万物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人的再创造如此，万物的长生或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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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即通过死亡接触神圣世界而获得新的特性。如果说死亡是对结束的最好表述，那么宇宙起源则
是对创造和结构的最好表述①。因而，若想成为彻底的宗教人，入社者就必须通过仪式性死亡接触神圣世
界，尤其是接触世界创造之初的一切。创造世界的时间点是人拥有意义的起点，人的精神生活由此发端。
对原始人来说，生活在部落中的人是由其精神导师创造出来的。导师一般是神创的，他们可通过展示神传
给他们的东西来创造新的人，他们常常代表着神。其逻辑是，仪式中所出现的精灵或力量与生命的出现是
同源的，而生命的出现又与世界和宇宙的出现是同源的，世界与宇宙因由神圣存在所创设而具有不朽性，
人或其他生物通过仪式模仿神创设世界或宇宙的历史事件而获得力量与不朽。
（二）秘仪与救赎
“对立统一是表达神圣实在的最为原始的方式”②，在原始社会，人 将 世 界 区 分 为 神 圣 和 世 俗 两 个 部
分，人之本质属性的变化也根据人是生活于神圣世界还是世俗世界来判别。“神圣”一词具有两个含义，一
是被神的存在所充满，二是神禁止人类去接触③。神圣空间因神的存在而为人所感知，世俗世界也是以它
为参照物而被突出。神圣与世俗对立，但二者却又同时作为世界的特点，同存于现世中。现世的神圣与世
俗以人的行为是否与神相关为主要特征，人与神的关系通过入社礼建立，入社礼也强调神圣与世俗的二
分。神圣与世俗的二分除以构建神圣空间的方式来区分，还通过两性来区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不同，他们的对立状态在涉及秘密会社的入社礼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从成年礼的区别与入社者与母亲的区
别即可看出。入社者从被母亲身边带走，所强调的即是两性的对立，而入社者经历的仪式性割礼则是为使
入社者实现一种完美的两性体状态，两性体是一种类似于神的完美状态。入社礼除有神圣－世俗、男性－
女性这两组对立概念外，还存在劫掠并吞食入社者的神圣存在与复活入社者的神圣存在之间的对立，神通
过打败邪恶存在而使世界归于有秩序的状态。在火地岛的入社礼上，入社者会被邪恶存在所杀并复活，这
一过程是在重复神曾经的经历，以使社会重新恢复到有序状态。随着入社礼的变化，神圣存在的地位为创
世神所取代，创世神具备两性体的特征，创世神及从他那里获得力量的文化祖先与英雄具有直接吞食并让
入社者获得新生的力量。从最初对立的一组神圣存在到后来自身具有对立统一特征的神，它们都在通过
对立但最终归于统一的方式来实现力量的获得。
太初时代是混沌的，宇宙包含善恶两极的对立。神通过打败恶魔使宇宙脱离混沌状态。从原始人到
印欧文明，他们都将宇宙的创生看作是神打败恶魔或混沌的过程，将对立的两极归于统一。在最简单的成
年礼上，神圣存在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这一阶段的入社礼仍然与神的创世行为相关，人们通过模仿神的创
世行为来达成宇宙更新的目的。当神圣存在的地位被取代的时候，人已将注意力从宇宙创生转向世界或
部落的出现，他们开始通过模仿次级神圣存在获得力量。从秘密会社的入社礼和萨满的入社礼看，人模仿
神圣原型的目的已经不是简单地更新世界，而是让自己获得力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获得永生的仪式。而
就希腊的入社礼目的来看，入社礼已经被赋予了灵魂救赎的意义，“救赎的应许是希腊化时期宗教的创新
和重要特征”④。随着人们开始信仰另外一些独立于命运女神或超越命运女神的神灵之后，人们渐渐摆脱
了命运女神的束缚。希腊化时期的秘仪仍然保持着一些古老的特征，希腊化时期的酒神崇拜、伊希斯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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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斯－库柏勒崇拜等都表现出了此类特征。在这一时期，人的存在意义还是通过与神建立联系来确定。
从原始社会到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传统社会，人们都在通过模仿神话原型或是与神建立关系来获得救赎。
“通过对自己神话的再现，宗教徒们试图走向诸神，试图参与诸神的存在之中”①，与神同在，在某种程度上
消除人神之间的鸿沟。希腊化时期所呈现的宗教信仰情况说明了宗教精英们与城邦宗教之间的决裂，这
一决裂为基督教的传播并最终建立创造了条件。
后世的改革者复兴或再解释古代仪式时，他们多数是希望基于当前时代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来解读自
身的精神状态，他们对仪式的解读塑造了融合灵性的整个历史。秘仪的复兴与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有着
密切的联系，相关古代仪式的解释与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基督教的洗
礼和圣餐包含入社礼的基本结构，前者的目的是让新生儿皈依一个新的宗教团体并使其获得永生，后者是
让基督教徒分享神的身体和血液。这两个仪式都涉及神圣化教徒的内容，它们令教徒成为神的选民以区
别于其他未接受秘传的普通人。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受到古代入社礼或希腊化时期的秘仪影响，而是
与以色列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希望相关联。犹太教徒相信现实的苦难都是耶和华对其子民的愤怒，人必须
忍受因耶和华的临在而变为神显的苦难，才能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正是通过这种抹除历史或将历史事
件当作一种后设历史的方式，犹太人找到了忍受历史的理由，并为世界和自己的存在找到了意义②。从公
元三世纪开始，基督教较为频繁地受到秘仪的影响，但其仪式已经不再是为引导入社者接触秘仪，它的教
义与仪式被公之于众并向所有人开放。即便入社礼的一些基本特征被基督教所保留，但教徒不再是通过
揭示秘仪及其背后的神圣性来完成人的转变，而是通过与基督教的圣礼相联系来实现身份的转变。
现代社会的大部分人都不再有宗教经历，不再通过入社礼获得神圣性的他们生活在非神圣的社会中。
即便如此，现代社会的非宗教人仍然在实践宗教人的行为模式、信仰和语言，哪怕他们已经不再将这些因
素神圣化，甚至忘记了这些内容背后的宗教意义③。公共仪式、体育比赛、奇观、以图片或标语为形式的宣
传活动等现代活动，仍然包含着神话、象征或仪式的结构；个人的想象或梦更是弥散着宗教的特征，这类活
动被认为是无意识的。事实上，现代人已经较少通过入社礼等宗教经历来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状态，
但宗教经历的作用却仍在他们的本质和心理层面发挥作用。宗教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它深藏于人
的本质之中，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思想。
三、结　语
原始社会关于世界的概念是通过一系列神话传统来表达的，原始人相信世界是神的神圣创造，神话是
世界万物联系的关键，也是他们行为的范型。神话构成了原始人历史的大部分时段，而现世生活仅构成了
历史的一小部分④。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神话历史是封闭的，即在一开始就已经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耗
尽了自己。现世的万事万物因神话而具有意义，原始人模仿最初的神或祖先创造世界的行为，使自己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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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生活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入社礼是原始人模仿神圣原型的一个重要证据，它最初由神创立，并传给部
落的祖先，原始人通过在入社礼上模仿神或先祖的创造性行为，将现世与神圣的创世阶段联系，由此赋予
人及其行为意义。对原始人来说，“活着”意味着分享宇宙的神圣品德①。入社者通过入社礼接触了文化，
进入神和其他超自然物存在的世界，并且分享了他们的创造性力量。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与他们同时存在
的世界，而是万物初生的世界。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教育，入社者摆脱了“自然人”的状态。部落的普通人
只有通过入社礼获得“宗教人”的身份，才开始接触部落的文化与宗教，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部落成员。对
原始人来说，在入社礼上由指导者所展现的关于至高神、创世神或先祖的神话是其社会的宗教本质所在，
也是人能发生本质变化的关键。从本质上说，原始人是一个宗教人，他们将神或先祖的行为当范型。
不论是在哪个宗教结构中，只要有神圣的存在，必然有世俗的存在与之相对应②。相信某些神秘力量
存在的宗教徒，都会倾向于将世界分为神圣与世俗两个面向，并以模仿原型、笃信和践行教义等方式来接
近神，以使社会或个人与神同在并获得神圣力量。同时，神圣会通过社会的某些方面或事物来展露自身，
在神显之外的其他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世俗的。神圣是绝对的存在，世俗世界中的某些物只有经由变成神
显的方式才能获得绝对性，它才具有与世俗之物不同的特点。这些神显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神显可以
表现为具体可视的物，也可表现为现实的历史事件。伊利亚德并不主张以绝对精神来解读人在某些具体
历史过程中的行为，诸如犹太教的救赎教义。犹太教的救赎教义中所包含的辩证法精神仍是从原始社会
就开始流传的思想，即认为神圣才是世界的本质。犹太教徒并不是在生活中实践他们的绝对精神，他们将
自己的历史与苦难和耶和华相联系，是为了通过这些神话接近神。相信神话背后有一种能够最终改变个
人命运的神秘力量，是文明社会的宗教徒能够忍受历史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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